
2024年8月29日 星期四 7责编：薛海霞 组版：亚南 校对：镇东 崔渼

副刊部电话：2388253
邮箱：slrbfkb@126.com

[副 刊]

（总第2633期）

刊头摄影 郭立新

商 洛 山商 洛 山

当第一缕秋风悄然拂过商洛山，这片
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便在不知不觉中换上了
秋的盛装。秋，如同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师，
用细腻的笔触、斑斓的色彩，勾勒出商洛山
如诗如画的美景。

商洛山的秋，是一场色彩的盛宴。近
处的山坡，远处的山峦，仿佛被大自然的调
色板精心涂抹过似的。蓊郁的松柏依然挺
拔，像是忠诚的卫士，守卫着这片土地。枫
叶则像一团团渐渐燃旺的火焰，红得热烈，
红得奔放。那片片红叶，在阳光的映照下，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仿佛是大自然赐予商
洛山的红宝石。散落在山间的银杏树也不
甘示弱，叶子变成了金黄色，宛如一把把小
扇子，在秋风中摇曳生姿。秋风过处，树叶
纷纷飘落，如一只只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
给大地铺上了一层五彩斑斓的地毯。

走进商洛山，田野里又是另一番景
象。一个个黄豆荚饱满，仿佛在向大地诉

说着丰收的喜悦。农人们忙碌的身影在田
间穿梭，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
拧成串儿的玉米，像是一个个胖娃娃，被整
齐地排列在屋檐下、院子里。屋檐下悬挂
的红辣椒，映红了庄稼人的日子，搁在窗台
上的老南瓜，调剂着山里人家生活绵长的
滋味，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像一盏盏小
灯笼，照亮了果农们的致富之路。秋天的
商洛山，处处弥漫着丰收的气息，那是大自
然对勤劳的人们最好的馈赠。

商洛山的秋，是一曲灵动的乐章。秋
风轻拂，树叶沙沙作响，仿佛是大自然在演
奏一场美妙的音乐会。山间的小溪潺潺流
淌，清澈见底。溪水撞击在石头上，溅起一
朵朵白色的浪花，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
鸟儿们在枝头欢快地歌唱，松鼠在枝间跳
跃撒欢，它们似乎也在为秋天的到来而欢
呼雀跃。远处，偶尔传来几声山鸡的鸣叫
声，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宁静而美丽的田

园画卷之中。
秋天的商洛山，空气格外清新。深吸

一口气，那带着泥土芬芳和果实香味儿的
空气，瞬间让人神清气爽。漫步在山间小
道上，感受着秋风的抚摸，聆听着大自然的
声音，心中的烦恼与疲惫顿时烟消云散。
在这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让人可以静
下心来，细细品味生活的美好。

商洛山的秋，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这片土地上，曾经孕育了无数的历
史名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古
老的寺庙、庄严的道观，在秋风中显得更加
肃穆。那斑驳的墙壁、古老的石碑，仿佛在
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走进这些历史遗迹，
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
代，感受着古人的智慧和才情。

夜晚，商洛山格外宁静。明月高悬，繁
星点点。银色的月光洒在大地上，给万物
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坐在农家小院，

仰望星空，心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远处，偶尔传来几声
狗吠，更增添了夜的宁静。在这样的夜晚，
人们可以放下一天的疲惫，享受着这份难
得的宁静与祥和。

秋到商洛山，带来了美丽的风景、丰
收的喜悦、灵动的乐章。它让人们感受
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也让人们更
加珍惜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在这个
美好的季节里，人们尽可利用闲暇，走进
商洛山，去领略它的独特魅力，去感受秋
天的美好。

秦岭最美是商洛。这里的秋，是一幅
永远也看不够的画卷。每一处风景，都蕴
含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每一个角落，都散
发着秋天独有的魅力。无论是那绚丽多彩
的山峦，还是那丰收在望的田野；无论是那
灵动悦耳的乐章，还是那宁静祥和的夜晚，
都让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秋到商洛山秋到商洛山
马小江马小江

安立德90多岁，每顿还能吃
一个馍，一碗稀饭。这在斜川街
是不多见的。安立德最近得了一
种罕见的病，儿子领着到医院检
查，该用的仪器都用了，就是无法
确诊。医生说：“耳不聋，眼不
花。能吃能喝能睡的，没事。”

安立德最近得的这个怪病
是，很胆小，胆小到语言、行为稀
奇古怪，家人想起来心里就发毛。

天上过飞机，安立德听到响
声，吓得马上趴到床底，说：“飞
机扔炸弹了。”有几次，安立德正
在街北的路上遛弯，忽然听到飞
机声，吓得捂住耳朵，趴到树沟，
确信再没有飞机了，才起身拍拍
身上的土。

安立德住在房屋的东间，儿
子住在西间。晚上，路灯的光线
从窗棱射进来，安立德吓得在房
间不敢乱说乱动。他安分地边
吸着旱烟，边看着电视。遇到搞
笑的镜头、情节，也不敢放声大
笑。原来，安立德把路灯当成摄
像头，说：“每天晚上都有监控监
视着我。”

晚上，安立德要起几次夜，
每次都要到后院的厕所。儿子
无奈，只好给后院、厕所安装几
个灯，生怕老人摸黑摔倒。

去年秋季阴雨多，不少成熟的玉米倒伏了。联合收割
机收过的地里，遗留着不少玉米。斜川街的人都到地里捡
拾。有天，天刚麻麻亮，儿子和媳妇拉着架子车去地里捡
拾。太阳出来后，便拉着几袋玉米回家了。

安立德看着架子车上的玉米，像是发现了怪物，围着车
子左看看，右瞧瞧，躬身看看，立起瞧瞧。最后，安立德阴沉
着脸来到厨房，神秘地问儿媳：“你们从谁家地里弄的？”儿
媳知道他在想什么，就告诉他：“是拐弯根社家的。”

安立德见儿媳承认了，弯身把烟袋在鞋帮上一磕，怒冲
冲地来到儿子的房间，说：“你还有心思喝茶？你娃惹事了，
大事。”儿子知道父亲说的是什么，笑微微地说：“爸，又不是
偷的，能有啥事？”

“不是偷的，我看你是窗台上拾眼镜哩。你俩六点多起
来，监控正监着呢。娃呀，让人家弄出来，就窗台上按喇叭，
名声在外了。”安立德一脸正色地说完，又露出慌乱胆怯的
神情。

儿子差点笑出声来。安立德这下急了，带着几分诡
秘说：“把玉米拉着还给人家吧，就太丢人了。这样，你算
下，值多少钱，把钱马上给根社赔上，再给人家承认错误，
这是良策。”

儿子知道他近期的怪异举动，也不想和他计较，就答应
了说：“爸，马上吃饭了，吃完饭我就去。”

“不行！”安立德怒了。“马上去，不然，派出所来了就迟
了。现在去，这叫投案自首。”

儿子无奈，只好从兜里掏出 200 元钱，在父亲面前晃了
晃出去了。

安立德不放心，走出门，望着儿子到了拐弯处，这才释
然地回家。他回头看了一眼儿媳妇，说：“娃呀，你爸过的
桥，比你们走的路都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儿媳只好附和着说：“是的，是的。还是爸有先见之明。”
安立德听后，得意地按上一锅烟，点燃，吧嗒了几口，

说：“那年……”他正想打开话匣子，儿媳知道父亲又是无休
无止的“那年”，忙止住他的话说：“爸，吃饭吧，我都饿了。”

斜川街的人都知道，安立德当过生产队保管员，当过生
产队队长。后来，当上了大队长，一干就是 20 多年，得的奖
状和荣誉证书，压了半箱子。

有天早晨，安立德正在村部给几个人说“那年”的事，忽
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安立德慌忙趴到桌子底下，再也没
有起来。

安立德死后，儿子打
开了他放在柜子里的那
个黑色木匣子。这个木
匣子像个谜一样一直困
扰着儿子。木匣子里放
着几个军功章，还有一张
带血的书信，儿子这才明
白：安立德不是他的亲生
父亲，他的亲生父亲在抗
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在
敌军的轰炸机下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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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娘家陪爹娘住了两天，娘一刻都没闲下
过，除过晚上睡觉。

娘一会儿给我洗水果，一会儿又给我泡她
自己弄的金银花薄荷茶。吃过饭刚洗完了锅，
她放弃了早已习惯的午休，从园子里割了韭菜
回来，准备下午给我包饺子吃。她自己闲不下
来，还把爹指使得团团转，一会儿让去街上买
菜，一会儿又让爹去园子里摘瓜挖红薯，爹没
有怨言一件一件地做。

我住不下去了，本来是想陪陪他们，可再
这样下去，娘和爹会累着的。我来的日子，已
经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节奏。我给娘说，朋友家
里有事，要回去帮忙，娘不舍地答应了。

临走前，娘又让爹去屋后的园子里给我割
韭菜、挖葱，她则提着篮子进了院子里的小菜
园子。我在台阶下看爹种的花，开过的牡丹、
海棠，还有正在开着的月季、绣球。绣球花是
爹娘最喜欢的花，一团一团的花球，奔放热烈，
从初夏的浅绿色，变成浅紫色，再变成深紫色，
最后在秋天变成叶子一样的深绿，它还有一个
名字叫无尽夏，只要夏天不尽，它的能量就释
放不尽似的。那一小朵一小朵的花，紧紧围在
一起，变成大团大团的紫色花朵，直到冬天到
来，它才不甘心地枯萎。

“ 妮 子 ，来 一 下 ！”娘 在 园 子 里 的 豆 角 架
中叫我。

我放下手机，钻进了豆角架里。两米多高
的豆角架上爬满了豆角蔓，上面挂满了大大小
小的翠绿色的豆角和浅绿色的豆角花。娘在
豆角架中间，矮小而单薄，她够不着豆角架上
高处的豆角，那些最嫩最长的豆角都在高处，

娘要把它们摘下来给我带回去。
娘喜欢种豆角，每到谷雨前后，她就在房

前屋后的园子里种上豆角，盼着发芽，出苗。
她和爹提水浇在豆角苗周围，豆角苗就噌噌
地往上长。不几天，那细长的豆角蔓生出来，
四处蔓延。娘就让爹去园子里砍了细长的竹
竿回来，插在豆角苗跟前，给豆角搭好架。那
细长的蔓就似乎找到了依靠一般，顺着架子
爬上来，肆意地缠绕，慢慢地开花，结出小小
的豆角来。

豆角蔓越爬越高，爬到竹竿的尽头了，就
垂下来，绿色瀑布一般，上面挂满了长长短短
的豆角和浅绿色的花，压得细细的竹竿梢弯了
下来，豆角蔓上沉甸甸的。

我伸长胳膊，尽力够着高处的豆角，一边
和娘说着话。“这豆角才是有良心的菜呢，种一
茬，它就不停地结，都吃不过来了。一直到立
冬后，蔓才干枯。这么多，我两个人吃不了多
少，你回去多拿些，够吃一阵子的。”娘说。

“行，我们也吃不了多少，你少摘点，拿多
了，放坏了糟蹋了。”

“你放到冰箱里，能吃好一阵呢。”娘在一
座座小山似的豆角架中间忙活着，豆角蔓上成
熟的豆角被采摘一空，蔓上的压力小了许多，
豆角架似乎直起来一些。娘拿了几个袋子来，
把篮子里的豆角装进去，让我给城里的姐姐妹
妹都捎些去。爹把挖的葱，红薯，割的韭菜也
都分成三份，分别装了袋，给我放在车里。

我给站在院子边的爹娘招手，车慢慢地启
动。园子里的豆角蔓空落落地垂着，在风中一
晃一晃的。

豆 角 蔓
张宏霞

说说 天天地地小小

“在秦岭的南坡，有个地方叫商洛。那里的小路牵
引着，无数山峰走过……”说起商洛，不由得让人想起

《秦岭最美是商洛》这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正如歌词
中所说，商洛是一个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康养之都。

商洛地处秦岭山地，因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被
誉为“天然氧吧”“康养之都”。我的家乡商洛，天空蔚
蓝、河水清澈，一年四季气候温润，美景数不胜数：春天，
你可以去金凤山赏漫山遍野的红梅花，去桃花谷赏婀娜
多姿的桃花；夏天，你可以去金丝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
感受峡谷奇观、生态王国，去终南山寨尽享清凉，体验峡
谷精彩的运动项目；秋天，你可以去滨江银杏公园，金黄
的银杏叶漫天飞舞，充满诗意与浪漫，好像走进了童话
世界；冬天，你可以去秦岭江山景区感受冰雪之美。

我的家乡商洛，这里的人们勤劳质朴，每天早上天
刚蒙蒙亮，丹江河畔就有一群勤快的人儿，他们挑着自
家种植的新鲜蔬菜、瓜果，摆放得整整齐齐，等待早起
锻炼的人们去挑选。他们脸上洋溢着淳朴而满足的笑
容，说着商洛方言，和蔼可亲地在称完菜后还给你加上
几根，嘴上说着自家种的吃不完，坏到地里可惜了。

我的家乡商洛，这里有富饶的水土，有丰富多样的
土特产和美味可口的吃食。商洛的核桃、柿饼、木耳、
茶 叶 等 远 近 闻 名 ，有 些 还 销 售 到
了国外呢！商洛的美食更是好吃
到 停 不 下 来 ，擀 面 皮 、水 煎 包 、洋
芋糍粑、糊汤面，还有很多很多。

商洛的山美、水美，这些都是可爱
的商洛人一点一滴的温暖汇聚起来
的。我爱商洛，爱我的家乡。（作者是
商洛中学学生）

我的家乡
周嘉铭

每天定点取报纸，形成习惯，转眼已三
年了。

具体时间记不住了，依稀是微风轻拂
的一个早上，同事说起了一件棘手事。单
位退休的赵叔每天坚持看报学习，这是好
事，但问题在于赵叔要求他和老伴高姨订
的3份报纸一期不差，那会处于疫情防控
期间，报纸要经过邮政、门房和办公室等多
人之手，缺失在所难免。这个理由对于别
人可以，但赵叔万万不能接受。为此，给单
位反映过，给邮局打过电话，甚至热线投
诉。后来，单位没人愿意接这件出力不讨
好的事，这样一来，报纸缺失反而越来越
多，赵叔更加急躁。

同事口气是试探和商量，不抱希望，这
事八竿子打不到我。我却同意了，同事一
扫阴霾，感叹终于有人愿做这件事。

我接手是因为我和赵叔爱好相同，兴
趣使然。但开始给赵叔转送报纸后，压力
陡然而至。我读书看报可以从微信公众号

和官网获取，但赵叔不行，这就是他计较报
纸缺失的原因，也是我要弥补的漏洞。我
把赵叔家订的3份报纸集中到单位，专门
申请了专用报箱，安链上锁，自己掌管钥
匙，可谓万无一失。至此，赵叔的报纸极少
缺失了！

接下来就是翘首以盼地等待。赵叔
一家居住省城，他平均一个月回一次商
洛，每次取报纸事先给我打个电话，我把
事先按日期、类别整理好的报纸拿上，然
后在门房静静等待。初时的赵叔目光炯
炯、强健的腿脚蹬踏着飞鸽自行车缓缓而
来，我每每都迎上去，嘘寒问暖。赵叔也
很关心我的发展进步，甚至说出近期报纸
上有我写的农情报道，最后依依不舍送赵
叔离开。

高姨属于特别健谈的那种，得知我父
亲要在老家盖房后，她每每都要询问盖房
进展。父亲主张在70多公里外的家乡盖
房，我们一家立马分成三派，父亲支持盖

房，母亲保持中立，我和妻子持反对意见。
说是反对，但父亲真的行动起来全家人还
是义不容辞地给予人力、物力支持。盖房
先修防护堰，就是在房和后坡间修一道石
头砌成的堰，前前后后修了一个月。当听
到乡亲交口称赞时父亲高兴之情溢于言
表，当修建师傅说这条石堰是他20年修建
生涯之最，能屹立百年不倒时，父亲更是喜
上眉梢，眼里闪烁着泪花。

高姨说他们有前车之鉴，于是见我父
亲一次说一次，怕力度不够，还拉上赵
叔。事实摆在那里，赵叔家在距城区 20
分钟车程的镇上盖了房，他俩年龄渐大，
儿子去省城工作后，房子闲置起来净是吃
灰。可遇上一心想落叶归根的父亲，他们
的话收效甚微。高姨见到我，说了很久，
他们是过来人，不想我们走弯路，在经济
上吃亏，我唯有感谢她的直言不讳。或是
机缘巧合，或是父亲听进了劝告，最终没
有在家乡盖房，而是在距城区十多公里的

地方买了房。
每当报纸堆得像小山时，我会自觉不

自觉地看，期待那个熟悉的电话和电话那
头熟悉的声音。一次赵叔打来电话，语速
很沉，说半个小时后到。这次见到赵叔，他
缓缓从车上挪着身子下来，我连忙上去搀
扶，他说近来腰不舒服，回商洛的次数少
了。分别时依旧不舍，他重复着谢谢，我重
复着保重身体。

从那以后赵叔回来，我都主动去送报，
送到家门口，顺便承担起送物资等杂事。

不计较得失，不在乎付出与收获。就
这样，这几年我和赵叔、高姨有了情感上的
羁绊，彼此关爱、温暖，每次见面，总是亲人
般的感觉。

等待的时间很长，相聚的时间总是很
短。这份惦念像流沙从指缝间穿过，抓不
住、摸不到，但又挡不住、忍不了。这会儿，
我又拨通了电话：“赵叔，近来身体可好，回
来了没有？”

等 待
段光耀


